
美国空军部在 2014 年 7 月发布《美

国空军：响应未来召唤》，其中指出：

空军未来三十年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能否继续做到比潜在对手更快适变和反

应。为应对这个挑战，我们需要诚实而

经常地自我反省，愿意接纳虽不情愿但

有意义的变革。毋庸置疑，我们的适变

而坚韧的空军官兵，正在努力弥合 20 世

纪体制结构与 21 世纪动态环境之间的不

断扩大的反差。他们凭借主动和坚持，

克服僵硬流程和掣肘体制，确保我空军

继续成功履行使命。但如此体制可致思

维僵化，扼杀空军一直倡导的创造创新

精神。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革除掉我们

在建设快速适变能力努力中的各种障

碍。1

我们下一次面对的敌人是谁，在今后

20-30 年内我们将与谁交战，我们又如何做

好交战准备 ?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

何奋空军之威，而震慑对手不敢妄动 ? 空军

为实现其未来战略，为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

全球环境，必须提高战略机敏性。从根本上

来说，空军必须做到既能打赢当前战争，又

要应对未来冲突，两种准备缺一不可。这是

两道不同的时间地平线，空军在部队建设中

需要统筹兼顾，确保有充分能力面对未来的

多 样 化 威 胁。

本 文 认 为， 提

高 战 略 机 敏 性

的途径之一，是

建 立 一 个 战 员

整合与创新部。为理解这项组织结构变更的

必要性，让我们首先了解空军的目前状态。

全面汰换势在必行

我们需以战略眼光，前瞻未来几十年的

全球变化，以使我空军在人员、训练和装备

等诸方面保持作战能力和性能优势。现实是，

即便以我们参加的目前战争而言，装备汰换

问题已迫在眉睫。我们的战斗机队的平均机

龄是 30 年，空中加油机和轰炸机大多已入垂

暮之境。2 现任空军参谋长马克·威尔什将

军面临的汰换压力颇似前战术空军司令部司

令威尔伯·克里奇将军在 1970 年代的困境，

当时的克里奇将军面对着他称之的作战能力

“滑坡”，奋发而求变。3 五年之内，空军采

购了新飞机，组建了假想敌红旗部队，并且

制定了空中作战机动和仪表系统，训练并提

高了空军官兵执行更复杂任务的能力。4 虽

然当时无人能够精确预测世界将如何变化（也

无人预见到伊拉克竟从盟友变成敌国），克里

奇将军的远见使得空军改进了作战态势，故

而能够在将近 15 年后的“沙漠风暴”行动中

横扫敌人。现在的空军，必须立足大规模、

长期和高优先采购计划，例如 F-35 战斗机、

远程攻击轰炸机和其他武器等，才能确保美

国对未来的“十年敌人”做好准备，因为未

来对手可能与美国几乎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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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总是脱靶

今天的敌人在将来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但是历史显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总是错误

百出。例如 2011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

特·盖茨就指出 ：“就预测我军下一场军事冲

突的性质和地点而言，自越战以来，从柬埔

寨马亚圭斯号事件，到格林纳达、巴拿马、

索马里、巴尔干、海地、科威特、伊拉克，

等等，我们的预测一错再错，这个零纪录至

今没有打破。——在这每一场冲突发生的前

一年，我们还根本不知道来年的那里，就是

我们的下一个战场。”5 美国中央司令部前任

司令官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可谓名不虚传的

军事专家，在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会

上也只能承认 ：“面对未来，我是一个很蹩脚

的预言家。我辗转四方征战多年，却从无一

处是自己预想到的战场。”6

当今世界，比之我军现今高级将领刚穿

上军装的三十年前，已有巨大不同。军中许

多领导人已经接受变化的事实，既然如此，

那末我们还必须承认，要想适应时代变迁，

我们的组织、规划和流程也应作巨大变革。

常言说 ：“精神错乱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而

指望不同的结果。”其中的警示自不待言。

空军作为一个组织，身处越来越难预测

的世界，想对各种事件及时做出反应，却越

来越力不从心。空军传奇人物约翰·博伊德

上校早就指出，保障胜利的关键在于维持一

个比敌人更快的“观察 - 指引 - 决策 - 行动”

（OODA）循环，确保先敌完成决策流程。但是，

我们目前的采购流程拖沓懒散，反映出组织

体制上的迟钝，阻碍我军跟上全球变化的步

伐。7 现在空军虽然在按照修改后的战略、

规划和项目流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组织

体制问题终究是一块心病。

战役灵活性缺失对战略机敏性的影响

在战争的三个层面中，战役层面的责任

是整合战术层面的各项任务，以期实现战略

目标。8 简而言之，它决定取得什么效果，

运用什么能力，需要什么资源。9 空天作战

中心作为联合或联盟部队空中组成部队司令

官的指挥执行机构，代表着战争中战役层面

的空中部队。10 在当今战争中，战役层面是

三个层面中与对敌交战最直接相关的。

把过去四年来非洲司令部、欧洲司令部

和中央司令部的精心准备的作战策划与危机

行动计划进行比较，作战层面的问题便清楚

暴露出来。从最近几年的危机行动计划流程

中，我们确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 ：现有的

空军组织结构缺乏灵活性、机敏性和战争不

同层面的整合。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的

组织体制构建于几十年前的设计，因而导致

目前的空军难以达到战略机敏性要求。空军

在 2015 年的《空军态势声明》中表达了评估

现有结构的必要性 ：“战争的复杂性在增长，

而且可能快速爆发，意味着未来的冲突将是

‘随时开打的’交锋。”11 历史显示，空军不

能只是准备对付一个假定的未来敌手，并且

把其作为真实的敌方，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

与其交战或需要对其实施威慑。为了理解这

个问题和支持建立战员整合与创新部，空军

必须进一步分析战术层面和战役层面作战人

员的目前整合情况。

目前战员整合中缺少战术—战役跨接

美国空军作战中心（USAFWC）的使命

是“确保部署的部队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良

好装备，能够执行跨战争所有层面的……整

合型作战行动。”12 USAFWC 是一个统辖组织，

其下属各单位共有大约 11,000 名官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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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武器学校。空军极为重视通过武器学校

培养大批高质量人才，其毕业生都是战术层

面精英。这些武器军官派入空军各个作战单

位，担任专业领域专家、高级教官、战术负

责人和思辨敏锐的指挥官。中队武器军官的

责任包括“评估作战单位完成预期任务的战

斗能力……识别训练、装备、支援或战术方

面可能阻碍圆满完成任务的缺陷 ；倡导可能

对整个大司令部或多个大司令部之间发挥影

响的本单位行动项目 ；提出本单位行动改进

建议 ；[ 以及 ] 发现需要在高于本单位层面予

以纠正的问题。”13 目前的组织结构规定单位

武器军官把意见反映给所属编制的一级司令

部 ；但是，仅是反映意见并不能完全调动这

些军官履行其职责的积极性，因为一级司令

部的功能是提供兵力——它不是作战组织。

USAFWC 的另一个下属单位是与众不同

的第 505 指挥与控制联队，它是空军中唯一

专注于战争战役层面的联队。该联队负责战

役层面演习，例如蓝旗演习和虚旗演习 ；它

还有一个单位驻守在内华达州奈里斯空军基

地，该单位模拟空天作战中心（AOC）的功能，

在红旗演习中支援战术训练。14

由此可见，USAFWC 可以说是空军在战

争所有层面的作战人员整合的缩影，可是这

个机构竟然没有一个用于跨接战术层面和战

役层面之间缺口的组织。按照目前的空军训

练架构，各战术单位在训练战术层面的行动

实施中，采用模拟的战役层面流程，而此流

程又是基于有大量漏洞的假设。两个层面之

间的分离，可能导致制订和训练出一些花拳

绣腿的战术，于战役百无一用，却要浪费大

量的时间和资源。再看战役层面，AOC 制定

和开展演习时，采用模拟的战术单位和执行

方式，这些方式也同样基于破绽百出的假设。

整个训练体制似乎与“像作战一样训练，像

训练一样作战”的原则背道而驰，因为处于

战争两个层面的各单位没有机会在一起训

练。因此，在制订危机行动计划时，组织结

构的灵活性缺失阻碍了我军优化应用技术能

力和资源。因为缺乏机敏性，便进一步影响

到支援联合部队司令官所需的整个战区的战

员整合和资源优化。这就是今天的状况。如

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明天会更糟糕。

建立战员整合与创新部

那末，空军怎样才能发展和提高其战略

机敏性呢 ? 从根本上讲，它需要新建立一个

OODA 决策环路。这个环路用于应对今天的

敌人 ；而现有的更大规模的环路则用于备战

未来的对手。本文提议的战员整合与创新部

（WI2B），就是这个快速响应流程的拱石。若

要实现真正的模式变革，WI2B 部不应同步于、

对齐于、或在结构上挂钩于现有的空军组织

架构。只有这样，这个新结构才能发挥合力

效应。这个方式是我们发展 21 世纪空中力量

和大幅提升战略机敏性的关键。

WI2B 部应该实体纳入 USAFWC 内，这

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 ：(1) 所有的武器军官都

在 USAFWC 的所在地奈里斯空军基地接受一

段时间的训练，因此在空军武器学校受训期

间，能够很方便地接触 WI2B 部、该部成员，

以及整合与创新流程 ；(2) WI2B 与现行的

USAFWC 使命和重点保持一致，在 WI2B 部

支持下，USAFWC 既能保持把握战役层面问

题和未来计划，同时又能关注当前冲突，立

足于并支援战术层面的行动。就是说，WI2B

部在战争的战术层面和战役层面之间发挥迫

切需要的桥梁作用。作为两个层面的结合点，

该部门将保持跨组织沟通能力，从而消除目

前结构中繁多的烟囱式信息流通渠道。15 

WI2B 部应能直接联系所有相关作战司令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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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司令部的参谋部、所有的 AOC、研发和

作战测试单位、空军武器学校课程系统、红

旗部队、绿旗部队，以及空中作战部队的所

有联队武器军官。这样的联系本身就能够提

升训练真实性和战术应用。更重要的是，这

个跨组织结构将有助于清除分布于世界各地

的 13 个区域性和功能性 AOC 之间的交流障

碍，构成适时整合战役层次各种流程和动向

的环境，保障空军生成战略机敏性。

鼓励作战人员发挥创新

威尔什将军强调 ：“我们必须开始将战略

机敏性设计纳入作战能力的开发。”他进一步

指出 ：“战场上的系统操作人员不断发现设计

人员从未想到的新用法，我们必须加强这种

反馈环路，并且快速验证战场上开发的作战

概念。”16 WI2B 部能够进一步协助实现这个

愿景，为战术层面的小创新发挥战役层面的

效应提供整合环境。战术层面不仅应该有创

新思考的条件，还应有创新行动的手段。空

军官兵是空军最大的资源，但是这项资源没

有被充分用于促进空军愿景的实现。现有的

空军作战体制也缺乏这个关键要素。此外，

被忽视的作战人才群体中，绝大部分是九零

后人才。在《空天力量杂志》发表的 “带兵

九零后，几点小体会”一文中，作者赫诺特

上校和桑德瓦尔上校生动谈及这些年轻才

俊。17 目前，空军有多项指令和规定，要求

作战人员提出战术和程序修改建议。所有这

些流程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是反应性的，

没有鼓励创新——这也是它们最大的局限性。

敏锐的读者也许会指出，战场上经常发

生“紧迫作战需要”和“联合紧迫作战需要”

之类的请求。但是，只有在作战人员已经部

署并参与发现有此等需要的冲突之后，这些

请求才有效。18 再者，这些请求是反应性的，

并无创新可言。“联合应急作战需要”类似联

合紧迫作战需要，但是不要求相关人员亲历

于实际冲突。然而，此类请求通过联合参谋

部传递，必须成为一项联合部队要求才可视

为有效。19 WI2B 部可凭借其跨领域架构特性

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

结语

空军竭力在寻求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但是僵硬的组织结构继续约束着这些技术的

应用和发挥。空军若要充分利用 21 世纪的自

身技术优势，必须相应地改进其 20 世纪的组

织结构。本文提议的战员整合与创新部，将

可主动创建一个快速响应的跨领域 OODA 环

路，从而提升空军在全球战术层面和战役层

面各单位的灵活性，并加强这些单位之间的

相互适变能力，合力而生成战略机敏性。如此，

我空军将做好全面准备，坦然应对今天的冲

突和未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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